家康之再來：八代將軍德川吉宗
無論在戰國你對德川家康是褒是貶，無論在幕末你是佐幕還是倒幕，江戶幕府歷代將軍中，這一位的才華和歷史功績從來沒有被否認過。18世紀中葉，經歷了幾次危機的幕府，因此人而迎來中興。他就是有着「家康の再来」之稱的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
一、少年時代：松平新之助
吉宗的家世
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紀伊德川家，是初代將軍家康第十子賴宣的孫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將軍秀忠時制定的德川家獨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張、紀伊和水戶這三個地方的分支。他們的祖先分別是：家康第九子義直（尾張）、第十子賴宣（紀伊）和第十一子賴房（水戶）。這三支被認為是跟宗家，即秀忠這一支最親近的。地位上尾張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紀伊和水戶。
1684年11月27日（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天空中發生了日食。就在這特別的一天，幼名源六的吉宗出生於和歌山城若山吹上屋敷。他是和歌山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權大納言光貞的第四子，母親是巨勢利清之女浄円院（紋之方）。因為光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說源六是老三的。
童年生活
有關源六母親淨円院的資料很少，只知道她出身於巨勢村的農家，是聰明賢慧之人。除源六外，她還生有光姬（關白一条冬經妻），ねゐ姫（米澤藩主上杉綱憲妻）和育姬（佐竹義苗妻）。至於出身貧寒的她如何認識地位如此之高的德川光貞又生下源六和其他幾個孩子，似乎沒有統一的記載（源六出生時光貞算是個老頭兒了）。見於一些文藝作品和應該是出自野史的說法，源六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光貞在源六很小的時候就與他相認了。因為母親的身份低微，源六自幼和母親分離。淨円院倒是比較長壽，活到了吉宗成為將軍以後。
在五、六歲之後關於源六的記載就比較一致了。源六生活在比較開放的環境之中，時常到野外、鄉村遊玩，也體驗過鄉間生活，因而對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較瞭解。這樣與眾不同的身世和經歷造就了源六活潑好動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後獨特的作風和眼光。
第一次江戶之旅
十歲時，源六改名新之助。1696年（元祿九年）12歲的新之助跟隨父親光貞和次兄賴職上江戶朝見將軍。當時的將軍是第五代將軍綱吉，綱吉很喜歡這個聰明活潑的少年。12月11日，新之助在江戶赤阪的紀州公館中元服，起名松平賴方。因為不是長子，他只能姓松平。綱吉封他為從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次年又賜他越前丹生3萬石。從這裡可以看出，雖然新之助母親出身卑微，但是父親和將軍似乎都沒有因此嫌棄新之助。這使得新之助從來沒有因為自卑出身而故意講排場、擺闊氣，相反他在日後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從另一方面講，雖然不排除將軍有拉攏紀伊的成分，卻也說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經表現出不凡的氣質。
光貞一行在江戶住了一年多，1698年回到紀伊後，光貞隱居，長子綱教繼任家督和藩主職位。
二、紀伊藩主：左近衛權中將吉宗
德川家的悲哀
18世紀初的德川家族不知什麼原因，居然家中連續有幾個大人物掛掉了。先是在1704年（寶永元年）賴方的長嫂，將軍的女兒鶴姬去世了。第二年五月，鶴姬之夫，長兄綱教也隨之而去。次兄賴職接任和歌山第四代藩主。同年八月，父親光貞大概是受不住兒媳和長子去世的打擊，也逝世了，享年80歲。可是沒想到一個月後，才剛當上家督沒幾天的次兄賴職也死了。綱教和賴職都沒有子息。就這樣，藩主的繼承人，只剩下本來無論排行和出身都輪不到的賴方。
平民藩主
1705年11月12日（寶永二年十月六日），21歲的松平賴方成為紀伊德川家督，並得到將軍綱吉賜偏諱，改名德川吉宗。次年1月（寶永二年十二月），吉宗正式成為領有五十五萬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吉宗迎娶伏見宮貞致親王的女兒真宮理子。
成年的吉宗長得皮膚黝黑，強壯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餘（約1米80）。相傳他曾經親手降伏一頭野豬，還有一次為追逐一隻鶴一口氣跑出2千米。健康的體魄是他的特徵，也是他的資本。他總是勤於政事，卻也總是精力充沛的樣子，好像從不疲倦似的。但他絕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氣，和祖父賴宣、父親光貞和兄長一樣，他也愛好詩歌、圍棋和藝術。
然而先代們交給吉宗的卻是一塊爛攤子，先不用說紀伊藩早在賴宣時就向國庫借的債仍沒還清，歷代招待將軍和京都的公卿們所花費的公款，加上一場嚴重火災後的重建費用，紀藩已經是負債累累了。不巧在1707年南部海岸又連續發生海嘯，淹沒了農莊，這些天災人禍都考驗著年輕的吉宗。
但是他卻處理得很好，在以民風強悍著稱的紀州，災害沒有並引發大的動盪。首先他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民眾的關心。也許是母親出自農家的緣故吧，他時常下到町間村頭探訪百姓，有時甚至故意甩開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無論是帶著家臣還是自己一個人下去視察，他都穿得和平民無異。在紀伊流傳著不少像這樣的故事：即使是夫妻吵架，或農民挑糞施肥時，吉宗都可能冷不丁從旁邊冒出來，高興時還斷一斷別人的家務事。
為了節省開銷，他帶頭過著儉樸的生活。平日裡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兩頓飯，以糙米和青菜為主，並堅持每餐三菜一湯。這個用餐習慣一直到他當將軍了還是如此。
除了縮減開支，他還積極修水利改善農田。吉宗當藩主時紀伊有兩項有名的水利工程，一個是在1707年（寶永四年）大畑才藏修築小井田堰，另一個是1710年（寶永七年）井澤彌惣兵衛建造水庫龜池，這些水利設施直到現在都還在使用。
吉宗和前代的藩主們一樣，都很注重在領地內鼓勵研究學問。1713年（正德三年），和歌山城下的湊寄合橋設置了講釋所，知名的儒者們被邀請來講學。吉宗自己也積極地學習農業和天候方面的知識，以針對各類氣候變化來調整政策。
就這樣，吉宗漸漸地贏得了紀伊百姓們的信任，財政狀況也有了明顯的好轉，他因此揚名日本各藩。
從紀伊到江戶
世紀初德川家的白事還沒做完，吉宗掌管紀伊後四年，將軍綱吉沒。綱吉一生功過參半，前半生他積極普及教育，鼓勵研究學問，也還能發現並善用人材。然而此人知道把錢花在內政上，卻也好享樂，揮霍無度，又把錢大把大把地捐給寺院，還靠濫發錢幣、改變幣值來解決物價問題，結果國庫被他搞得赤字滿帳。晚年，他還出了個生類憐憫令，嚴令禁止殺生，尤其是對狗，無論大名或草民，違者最高被判處死刑，結果國內產業不平衡，據說江戶街頭還惡狗當道。寶永四年，沉默已久的富士山噴發，人們暗地裡傳說是綱吉搞得天怒神怨。綱吉無嗣，收侄子甲府藩主家宣為義子，並立為繼承人。臨死前，他還叮囑繼任的六代將軍家宣一定要把生類憐憫令堅持到底。
誰知家宣一上臺就聽取他的顧問，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議，把生類憐憫令廢除了，還開始革除其他的弊政。次年，吉宗正室真宮理子不幸流產而死。而第三年家宣也一命嗚呼了，由4歲的獨子家繼接任，是為七代將軍。但是這個家繼也是身體很弱。8歲那年四月的一個晚上他突然發病，將不久於人世。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脈就要斷絕，征夷大將軍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來承傳了。
在家繼奄奄一息的時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員和幕府重臣們趕緊召開會議討論將軍的繼承問題。會議上，德川家分成了兩派。以家繼的生母月光院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按照宗法，由御三家筆頭、尾張德川家的藩主繼友擔任將軍，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為首的一派則推舉他們認為是最有才幹的吉宗出任將軍。
這兩個婦人的恩怨由來已久，天英院，本名近衛熙子，是關白近衛基熙的女兒，還有天皇的血統。正因為有著所謂的高貴出身，在很多人筆下她都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本來她也生有一子，如果沒出什麼差錯的話，她的兒子才應該是將軍。可沒想到她唯一的兒子夭折了，不久家宣也去世。家宣的後代只剩下了月光院的兒子。月光院本名勝田輝子，出身於沒落藩士家庭（一說為醫生），比起天英院自然身份卑微。但她貌美而有文才，因此很得家宣寵愛，有人將兩人的矛盾歸結于天英院的忌妒心。加之月光院的兒子後來成了將軍，老早就積攢在天英院心中的怨恨便徹底爆發了。
那是在家繼還是將軍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叫繪島的後宮總管女官出宮辦事，回來時宮廷侍衛們卻不讓通行。本來，按繪島的身份，這些侍衛是不能怠慢的。誰知侍衛們竟還將繪島及其隨行眾女官逮捕。官員以擅自出宮、與外人通姦的罪名處置繪島，並有多人受牽連。人們普遍認為這都是天英院一手策劃的。因為月光院作為將軍之母統領眾女官，天英院無法對月光院下手，便從繪島開始削弱月光院的影響。繪島原本罪當誅，但是在月光院的努力下改為流放信州高遠。後來家繼病死，兩貴婦為下一任將軍又開始了新的爭鬥，吉宗就是這樣捲入江戶的宮闈之爭的。
後世也有人站在天英院的立場，認為天英院並非純粹是個忌妒心強的八婆，事實上她是個虔誠的日蓮宗佛教徒，也是個有才能的人。當年家宣在世的時候，就是天英院勸說家宣廢除了不少綱吉留下的惡政，因此她在德川家甚至是幕府中是很有威望的。何況她當時已經是五十多歲了的人了，而月光院只有三十出頭（與吉宗年齡相仿），無論是勢力還是經驗，前者都更有優勢，也許可以說正因為天英院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更大。另外，也是由於吉宗被認為輩分和血緣更接近家康，最終支持吉宗者占了上風。尾張派和紀伊派，抑或說是月光院派和天英院派的爭奪戰，由吉宗被推舉為下任將軍而告一段落。
有人說吉宗是兩人矛盾的利用者，有人說他是參與者。總之，吉宗絕對是受益者。家繼於正德六年四月三十日死去。但是吉宗曾經三次拒絕擔任將軍，直到八月十三日，他才正式就任，同年改元享保。至於月光院，她從此隱居在寺廟裡。隱居的生活漸漸磨滅了她的野心，她於吉宗逝後一年沒歿，繪島事件所涉人員後來都被吉宗大赦。但繪島本人沒有改變被流放的命運，不過吉宗也給予了生活上的關照。吉宗離開紀州後，紀伊藩主由紀伊德川家的旁支、原伊予西條藩主松平賴致（後改名德川宗直）接任。
不知吉宗第一次被人稱作公方的那一刻，他感到的是喜還是憂。等待著他的，將是更加複雜的政治鬥爭，以及更加繁重的政務。
三、幕府大將軍：右大臣吉宗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論吉宗穿上新朝服時的心情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正在醞釀著一場變革。
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現出不同於先代的風範，正式入主江戶城那天，在幕臣們的迎接儀式上，他穿得很樸素，令那些衣著華麗的官員們深感慚愧。
因為是以旁支身份繼任的將軍，而幕府的旗本們大多為前朝遺臣，搞不好吉宗就要大權旁落。他首先做的，便是清除前朝勢力。他罷免了側用人間部詮房並不再設側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擔任老中，同時罷免新井白石的顧問職務，代之以另一位大儒，跟白石同門但忠於吉宗的室鳩巢，此外他還啟用了大岡忠相。
新井白石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老臣，他是一位儒學家、歷史學家，在家宣時代被啟用。他雖然沒有成為地位最高的幕臣，卻有不少提議被家宣採納，因而很有威望。和吉宗一樣，他也清楚幕府面臨的問題很嚴峻，一直致力於革除弊政。但是吉宗認為白石是一個前朝的重臣，而且他很懷疑儒者們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加上吉宗本人很討厭繁文縟節，白石卻一切從禮教出發，這些因素都使得吉宗下決心把白石撤換掉，並廢除了大多數白石向家宣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不過吉宗贊同白石的經濟政策，保留了下來。
這個人事變動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尤其在老臣們當中。就連認為吉宗是靠著她才當上將軍的天英院，都寫信向她的父親，與白石交好的關白近衛基熙，說了一堆批評吉宗的話，有些東西甚至是無中生有。這使得關白也傾向於同情白石，認為吉宗錯誤很多。
不過這些流言蜚語沒有動搖吉宗改革的決心，他開始著手解決幕府的財政問題，劃時代的享保改革拉開序幕了。
炎之奉行大岡忠相
說到享保時代，不能不提大岡榮五郎忠相，他是伴隨著吉宗新政留名青史的一代賢臣。忠相正直清廉，而且辦事認真公道，留下了很多斷案傳奇，整個就是一日本版的包青天。因其官位是從五位下越前守，人們慣稱他大岡越前。他原本是伊勢、志摩的山田奉行，負責伊勢、志摩的司法和治安，還有伊勢神宮的管理。在吉宗還是藩主的時候，有一次伊勢與紀伊的居民因為地界發生了糾紛，按照當時的人情世故，紀州是親藩，而且還是御三家之一，誰敢得罪他們地盤上的人呢？然而忠相秉公執法，判定伊勢人勝訴。同樣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為紀州藩主的吉宗並沒有記恨這個不討好他們紀州人的忠相，相反，他很欣賞忠相的為人，這件事在後世被人們傳為佳話。吉宗當上將軍後便任命忠相為普請奉行，後來又升為江戶町奉行。這是一個集江戶的市長、警察局長和法官於一身的職務。就這樣，忠相成為了吉宗的左膀右臂，為貫徹執行吉宗的改革政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吉宗時代也正因為像忠相這樣的賢臣得到重用而在歷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筆。
享保改革
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簡機構，為了削減旗本的數量，他廢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祿的世襲制，同時他也裁減了不少御家人，他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他也是在趁機加強自己的權威，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紀伊時就跟隨他的家臣，但是他並沒有給他們太多的特殊照顧。有一次，一個很有能力的幕僚沒有事先報告他便下達命令，結果事後被他在評定上當眾臭駡一通。公務上的事他儘量自己來做，卻又很放得開手讓家臣們去辦。對於當年飽受側用人壓制的譜代幕臣們而言，吉宗的辦事作風很受他們歡迎。
吉宗一直認為，曾祖父家康時的幕府是最自律、最高效的。勇猛頑強的三河武士們在戰場上鍛煉出了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現在這些靠祖輩的功績得以腰插兩把刀到處炫耀的官僚們是不能與之相比的。現在的國家，從江戶到各藩，武備鬆懈，機構臃腫膨脹，官紳勾結。針對這種狀況，吉宗恢復了綱吉時代禁止的鷹狩（這當中當然有其個人喜好），並加強了幕府軍隊訓練的強度，在關東平原和富士山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以軍事訓練為目的的狩獵。此外，他還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區的守備以強化鎖國。他不喜歡前任幾個將軍的那種凡事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的意識，他以為幕府本來就應該像個武人的政權，切合實際，辦事果斷迅速，就像當年家康時那樣。於是乎，諸事權現樣禦定之通成了他的口頭禪，意為一切照權現（家康）時的法子辦。吉宗並非不信奉儒教，他結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試圖從過去幾代由側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權的統治方式恢復到江戶初期將軍本人獨攬大權的體制。
在民政方面，吉宗對當年江戶的大火災仍然記憶猶新，於是1720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戶町火消組，由江戶町奉行大岡忠相指揮，這是日本最早的直屬於政府的專業消防隊。
在吉宗以前，百姓和下級武士直接向將軍、大老或老中等幕府高官提出請求均是重罪。特別是攔轎喊冤那種事兒，可能會被以犯上論處。這個制度的制訂本是為了防止有人行賄高官。而且當時的統治者甚至認為政策本來就不是基於公眾而制定的。然而即使在這種極端的制度下，也會有不堪忍受苛政、無處申冤的老百姓冒死告狀請願。享保三年的新年，吉宗從上野的神社祭祖歸來。路上有一個町民衝破侍衛的阻攔，要向吉宗遞交訴狀，這個人當然被當場拿下。但在此人即將被押走法辦時，吉宗制止了侍衛們，並說以後遇到這類事情不要逮捕請願人，還要把他們的狀紙轉給管事的官員。這件事情雖然看似平凡，卻表明吉宗領導下的幕府改變了原有的治世理念。之後，幕府在1719年宣佈，所有來自下層的提議和請求都會被考慮和調查，即使是證據不足的指控，投訴者也不會受懲罰。後來，為了廣泛聽取民意，讓人們揭發貪官污吏，1721年吉宗在江戶評定所前放置目安箱專供百姓投書。他本人親自拆閱這些信函，並讓大岡忠相去調查人們反映的事情。到了1727年，在京都和大阪也放置了目安箱。
1721年的小石川養生所就是江戶醫生小川笙船通過目安箱提出的建議。小川笙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醫生，他覺得政府應該建起一個醫院，專門幫助那些年老無助，又不富裕的病人。吉宗收到了笙船投在目安箱裏的信函後，雖然當時國庫的錢不多，但也立即吩咐大岡忠相與笙船面談，並調查可行性。後來在忠相的操辦下，養生所在小石川藥園裏建起來了。小石川藥園原先是綱吉建的一個花園，吉宗把它改成了藥用植物園，後來還用來試種高麗參、甘蔗等進口作物。不少名醫都曾在養生所中服務過，受到後人永遠的尊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作品《紅鬍子》講的就是一個在小石川養生所奉獻了畢生精力的醫生的故事。
吉宗並不滿足於僅僅由幕府自身進行改革，1721和22年間，連年災害導致歉收，不但國庫的收入降到了最低點，連旗本的俸祿都發不出了。為此幕府發佈上げ米の制，規定各藩上交的年贡為每一万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時大名們參勤交替的時間缩短一半，這样就减少了大名們在江户的開銷。此外，財務上吉宗廢除了老中輪值制度，改由設立勘定方專門負責財政，由水野忠之領導。這一來幕府一年總共收到175萬石米，首先解決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祿問題。但是這個制度大大加重了賦稅，在財政狀況好轉後，於1730年被廢止。同時幕府發佈的還有要求幕臣們節省各類開支的儉約令。後來，儉約令的物件擴大到各大名，甚至對個人的生活消費，如婚禮上用幾頂轎子這種事都進行了要求。不過，要指出的是，其實儉約令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吉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重申。
米公方
在古代的東方，米才是通貨。官員的俸祿和領主的地盤都是以米來衡量，貨幣的價值也是以米為參照。致力於解決全國經濟問題的吉宗，在提高貢賦、節省開支的同時也著進行新田開發。
但是新田開發的效果不是馬上就能看到的，為此幕府首先尋求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稅收。1727年，天領內農業的稅收從四成提高到五成，這在封建時代是很高的，也成為後來關西一揆暴動的誘因。商業方面，幕府還部分放寬了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港----長崎的對華貿易限制。當年家宣為了加強鎖國，曾經根據新井白石的建議削減了對荷蘭和中國的貿易量。享保時期，日本向中國輸入的商品有銅，鯊魚翅和漆器等，其中銅是利潤最大的出口貨。
這樣到了1728年，幕府有了12萬兩金幣的財政盈餘，為此吉宗將供奉著德川家康的日光東照宮大修了一番。之後，吉宗把上米制也取消了。
可是好景不長，1730年和31年間，市場上原本很緊缺的米因為連年的豐收，價格由十年前的最高點每石70至80白銀滑落至最低點每石22白銀，米價太高和太低都不是好事。前面已經說過，官員們的俸祿是靠發米來算的，如果米價太低，他們的生活水準實際上是下降了，靠賣米為生的農民們當然也不滿。
然而在1732年夏天，關西地區卻因為大面積蟲災導致歉收，兩百萬人受影響，一萬多人因饑荒而死，這就是江戶時代四大饑荒之一的享保饑荒。幾年前還相對過剩的米又變得緊缺了，導致關西發生一揆暴亂。就連江戶，也在1733年初由於米商囤積居奇的行為引發了町民騷動。直到1733年秋天，收成還算不錯，米價才恢復到40一石，可是這個價格對於官僚階層而言還是過低。
其實米價的關鍵不僅是氣候，商人們投機倒把的行為也造成了米價波動。在大阪，投機商們仍然不打算買進米，他們想等價格進一步滑落後再大筆吃進。終於，1735年11月幕府出面干預了，規定了米價，命令江戶的商人們不得以低於一兩金幣1.4石的價格收購米，而在大阪則不能低於40銀幣一石。如果收購價低於官價，便以每石罰10懲罰收購者。雖然官價根據米的種類和品質有所變化，可法令在執行上卻難度很大，米價依然不穩定。吉宗在任期間就是這樣花了很大的精力來處理米的生產和售價的問題，因而得了個米公方的綽號。此外，吉宗還嘗試過以改鑄新幣來解決物價問題，但是並無太大的效果。
對於某些人而言，吉宗實行的可能不是仁政。幕府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說過：「農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吉宗本人或許總是表現出關心下層百姓的樣子，但是農民的實際負擔是很沉重的。因此作為彌補，吉宗也總是嚴厲地懲罰貪官污吏以平民憤。1744年，年稅收從132萬石上升到180萬石；幕府直屬領地的石高達到460萬，這是德川時代的最高峰。
吉宗時代的經濟問題總是接連不斷，但事實上，應該說社會生產力總體上是向前發展的。在全國各地，資本主義萌芽得到了發展，農村地區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自由雇工。從現存的地主帳本來看，很多農忙時節的幫工其實與地主甚至中農是短期雇用關係，而非人身依附關係。而且這些雇工並非僅限於做農活，也給鎮上的手工作坊打工。商業和貨幣經濟日益發達，加之農業產出相對豐富使得米價下跌，很多農民反倒覺得種地不來錢，將土地秘密出售（當時買賣土地是非法的）。吉宗後來注意到了這個變化，部分緩和了土地買賣的禁令。但是吉宗幕府並沒有改變封建時代的觀念，依然將土地視為唯一的資本，仍以土地的石高來計算產出的價值，故而農民的賦稅逐漸加重，投機倒把、高利貸和兼併土地的行為卻日盛（相關史料《世事見聞錄》、《經濟要錄》）。
德川吉宗VS德川宗春
說來還真是有意思，紀伊和尾張本是兩個不搭界的地方，在歷史上卻有幾次很有名的紀伊人與尾張人的戰爭。在戰國時代，先是雜賀一向一揆聯合本願寺對抗尾張人織田信長，後來又有尾張人羽柴秀吉征伐紀伊。到了德川家天下的時代，紀尾二州都由德川家子孫來管了，兩藩都還爭當將軍。吉宗當將軍幾十年後，尾張藩又與幕府鬧了一場不小的衝突。
德川宗春是名古屋藩第七代藩主，就是跟吉宗爭將軍之位的繼友的弟弟。將軍之爭後的繼友一直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1730年暴死。宗春繼任尾張德川家督時，吉宗賜他寶刀一柄，還從自己的名字中給了他一個宗字。
宗春確實是很有才幹，在全國各藩和幕府都有財政困難的時候，他名古屋城下卻是一片繁榮。尾張地處東海道與近畿交界處的濃尾平原，瀕臨伊勢海，因而商貿和農業都很發達。
宗春對政府的職能和管理方式有著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在自己的著作《溫知政要》中寫道，在一個社會中人們要遵照儒家經典中的教導，要互相關愛，互相包容忍讓。他教育家臣要懂得知足。但是，他所認為的關愛和給予人幸福，是放開手讓人們享受快樂生活，這樣家臣和百姓們才肯做事。他想追求的是上進心和物欲的平衡。他和吉宗不一樣，他的母親出身於商家，他考慮經濟問題時傾向於從商人的角度出發。他不主張吉宗式的保守、消極和節儉的經濟政策，他保護和鼓勵商業，並想方設法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以此帶動生產。因此在尾張，官員們照樣看大戲、看能樂、到處吃喝玩樂。而這是幕府的儉約令所不允許的。
1732年，得知尾張公然對抗幕府法令的吉宗譴責宗春生活奢侈，要他老老實實執行節約令，然而宗春依然我行我素。最後，忍無可忍的吉宗向宗春發出了最後通牒，責令其到江戶謹慎，否則自裁，並且向尾張派了新的家老。在這樣的壓力下，宗春只能投降，到江戶去蹲禁閉。1739年（文元四年），宗春正式隱居，此後在江戶度過了餘生，於1763年去世。
宗春在尾張享有很高的聲望，對於宗春事件，尾張人說，本來按照宗法，天下應該是尾張德川家的，吉宗因為是靠陰謀上臺的不合法的將軍，所以視正統尾州為眼中釘。有的還說，將軍家繼、尾張的五代藩主五郎太和六代藩主繼友，其實都是吉宗暗殺的。
事實上，不止宗春被懲罰，就連紀伊藩主德川宗直也在1733年因施政無方，導致了財政危機和暴動被吉宗嚴厲地斥責。
吉宗與自然科學
吉宗的興趣非常廣泛，自然科學也是他的愛好，他的這個愛好使得日本的科學技術在他的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
從家康和秀忠開始，為了防止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幕府實行著鎖國和禁書的政策。任何帶有基督教內容的書，哪怕僅是隻言片語，都要被處理掉，並嚴懲閱讀和傳播者。並非所有的洋文書都被燒毀，因為全日本能看懂洋文的幾個人都吃著幕府的俸祿，幕府最擔心的反而是明朝以後的中國書。因同時期中國對基督教的態度比日本溫和，雖然也不公開支持傳教，但是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白晉和張誠等人都受到了清朝皇帝的禮遇，或為天文官或為皇帝的老師。因此在中國流傳著這些人的事蹟和他們翻譯的各類外國書籍，這類書在日本也被算在跟基督教有關的書之列。不過，吉宗卻在1720年放寬了已實行一個世紀的禁書令。
促使這一改變的，是吉宗的改曆計畫。和中國皇帝一樣，古代日本的統治者認為天象預示並影響著國運和人運。而為了能夠預測天體運行，如日食和月食發生的時間，首先曆法要算得准。隨著16、17世紀航海技術的發達，地圓說、地動說等新宇宙觀和望遠鏡、經緯儀等新儀器從歐洲向世界各地傳播，人類對天體運行能夠進行更精確的計算了，因而修正曆法也變得迫切了。
中根元圭本是京都的一個銀匠，博學多才，精通數學和天文學。吉宗聽說了此人的才華並在江戶召見了他。談吐不凡，舉止優雅的元圭很令吉宗賞識，於是被任命參與改曆工作。一天，當元圭讀了一本從中國來的天文學書後，發現很有幫助，可這只是一部中國人翻譯的西方科學書的節選。由於禁書令，他找不到這部書的其他部分了。於是他大膽地向吉宗上諫，說如果再這樣禁止中國的翻譯書籍進入日本，那麼改曆的工作將沒有進展。學習過科學的吉宗知道這其中的利害，立即宣佈只要書中沒有宣傳基督教的教義，都可以引進。這可能是吉宗最具深遠影響的政令。這以後各類漢譯西方科學書籍大批地湧入日本，一門專門研究西方尤其是荷蘭科學成果的新學問----蘭學興起了。在天文、地理、醫學、農業和物理等領域，接連湧現出一大批方家。
在享保大饑荒期間，吉宗為了普及能夠代替米的糧食，讓蘭學家青木昆陽在小石川藥園試種甘薯。青木昆陽先前奉幕府之命學習荷蘭語，編纂蘭和詞典，因此懂得不少關於歐洲農業和外國植物的知識。他果然不負眾望，研究出了甘薯的大批量種植方法，於1735年（享保二十年）寫出《番薯考》一書。昆陽的成果無疑是意義重大的，饑荒得以緩解，人們將昆陽稱為甘薯先生。
早在1719年，吉宗就委託長崎天文學家西川如見詢問旅居長崎的荷蘭商人關於潮汐、日月食和天體運動等方面的問題，但是都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直到1744年，經過天文學家們多年的知識積累和籌備，一座新的天象台終於在江戶建起來了。靠著先進的儀器，幕府的天文官們得以修正當時曆法中的誤差。但是吉宗本人卻沒能見到新曆的施行。新曆在吉宗逝後的1754年才正式出爐，青木昆陽的蘭和詞典也是在1758年才完成。
吉宗時代的法律
1717年大岡忠相就曾上書說有必要制定一部成文法度作為町奉行的判案依據，後來室鳩巢等人亦多次提出相同建議，終於在1720年，吉宗同意制定一部法度。
於是1742年（寬保二年），《公事方禦定書》出臺。此法分兩卷，上卷81條，明確了司法和員警機構的關係；下卷103條，又稱禦定書百個條，內容為刑罰和判例，其中的判例很多是以大岡忠相過去的判決為基礎。這部法律對各種刑事案件包括兇殺、盜竊和賄賂等罪進行詳細地歸類，明確了刑罰，並且從法律上減少了酷刑。《公事方禦定書》傳到後來留下了幾個版本，記載在《德川禁令考》裡的被認為是最可信的，除此之外享保年間還有1719年出爐的相對濟令作為解決金錢借貸糾紛的法令。
夕陽斜暉
晚年，吉宗為了把將軍的位子留給紀伊德川家，效仿御三家制定了新的宗法御三卿，分別是次子宗武的安田家，三子宗尹的一橋家，和孫子重好的清水家，都是以江戶城的幾道城門的名字命名。名義上御三卿地位在御三家之下，然而禦三卿卻優先擁有將軍的繼承權。
1745年，吉宗辭去征夷大將軍職，由長子家重繼任。沒有人認為家重是個好的繼承者。家重和強壯機智的父親完全不同，病多體弱，而且說話口齒不清，綽號尿床公方。沒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麼想的，也許是僅僅是遵守祖制傳位於長子，也許是因為他很喜歡家重的長子家治，未來的第十代將軍。家治四肢發達，仿佛是當年小源六的樣子，可這個家治後來也沒有顯示出像樣的才幹。
寶曆元年六月二十日，西元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腦疾去世，享年68歲。為了實現曾祖父家康心中的理想社會而勞神費心的他終於能夠永遠地休息了。他被安葬於上野寬永寺第二靈廟，法名有德院贈正一位大相國尊儀，並被朝廷追封為正一位太政大臣。而鞠躬盡瘁推動改革的大岡越前，也在幾個月後與世長辭。
吉宗留下的是一個太平盛世嗎？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一場新的經濟危機又來了。有人很懷念他，特別是在他的老家紀伊，人們把他視為紀州的驕傲。有人對他很失望，把他當成了諷刺的材料。之後的江戶幕府，就再也沒有出現能夠超越他的將軍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中興之後就是末路吧。然而因為他生前努力改革制度和再建財政，德川幕府後來還比較平穩地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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